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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外婆去世不觉已有五
十周年了。
上周六，一个秋意渐浓的日子。

二舅舅召集我们这些外婆的子孙后
代，为她举行了一个深沉的追思会。
外婆生前没有留下遗像，真是莫大的
遗憾。大舅舅简要陈述了外婆的生
平，让每一个人不禁悲从心起，潸然
泪下。
外婆去世得早，对我母亲、舅舅

和姨母来说，是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
外婆走时，我还很小。她的音容

相貌，在我的记忆里可以说是一片空
白。但从母亲时常的追忆和叙述中，
我对外婆有了大概的认知，她朴实无
华的形象一直矗立在我心里。
外婆并非大家闺秀，但卓而不

群。她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称
得上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身材
高挑，面容慈祥。她心地善良，勤劳
纯朴。她思想开明，教子有方。她待
人宽厚，有礼有节。她行事干练，又
细致稳重。她每天把家里收拾得井井
有条，干干净净。她又是一个心灵手
巧的人，特别擅长女红。她织的布
匹、做的鞋子、缝的衣衫、绣的花
样，无不精致美观，人人夸赞。在我
母亲眼里，外婆心灵手巧的基因，在
我二舅舅和二姐两个人身上得到了很
好的传承。
外婆一生养育了六个子女。我母

亲是她最大的孩子，母女俩相差二十
岁。我母亲十六岁出嫁时，外婆还是
一个只有三十六岁的年轻人。她亲手
为我母亲缝制了一件陪嫁品——一条
五尺来长的白色帐幕，用五色线在上
面绣了一对鸳鸯，栩栩如生。“游子身

上衣，慈母手中线”。这一针一线，寄
托着一位母亲对女儿多少深深的牵挂
和美好的祝愿啊！如今，这件极其珍
贵的陪嫁品被我母亲收藏在箱底，我
只见过一次，那精湛的刺绣工艺和生
动传神的图案，令我赞叹不已。
初到夫家的母亲难免有不适应的

地方。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却要包
揽一个大家庭的家务，烧饭、洗衣、
养猪⋯⋯真是难为世事未谙的她了。
所以，母亲一旦遇到什么委屈，首先
想到的是向外婆倾诉。回一趟娘家，
成为那时母亲最快乐的时光。回到外
婆身边，母亲总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外婆除了安慰我母亲，更多的是给予
鼓励，叮嘱她在夫家要做一个任劳任
怨的好媳妇。每次与外婆告别时，我
母亲总是依依不舍，泪水在眼眶里不
停地打转。外婆心疼地把她送到村
头，直到我母亲走远了，她才偷偷地
抹掉眼泪。
我哥出生时，外婆才四十岁。母

亲说，外婆前来给她送月礼时，怕人
家说她太年轻，她特意穿着一身黑色
衣服，梳着发髻，看上去像个做长辈
的模样。
四十岁的女人就做了外婆，在现

代人看来简直无法想象。而外婆十分
认真地担当起这个角色，尽自己最大
努力去承担长辈的责任。
我哥童年时最喜欢母亲带他去外

婆家。外婆对这个大外孙也格外宠
爱，问他想吃什么，他的回答很可
爱，只要“白的”就行。我哥说的
“白的”，是指白米饭和白米糕。我们
家在半山区，良田少山地多，番莳是
主要农作物。一年到头，一家人吃的
粮食几乎都是番莳丝和山粉渣做成的
年糕和麻糍。在孩子眼里，这些食物
看上去都是黑乎乎的，甚至难以下
咽，而能吃上白花花的米饭和米糕，
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外婆家在平原地
带，相对来说水田多一些，稻米也就
充足很多。对于大外孙的愿望，外婆
当然要百分之百地满足，一碗香喷喷
的白米糕，还搭上一个金黄色的荷包
蛋呢！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

祸福”。外婆五十八岁那年，突遭厄
运，罹患肺癌。家人把她送到医院治
疗时，癌细胞早已扩散全身。医生回
天乏术，给外婆打了一剂强心针，在
众人的抬扶下，精疲力竭的她回到
家。当夜，外婆来不及与家人告别，
就安详地走了。
外婆撒手人寰，如同晴天霹雳。

最可怜的是我的小舅舅，他还未成年
就永失母爱。听到噩耗，正在部队服
役的二舅舅却无法回家为自己的母亲
守灵尽孝，禁不住泪如雨下，伤心欲
绝。后来，二舅舅回家探亲，跪在外
婆坟前久久不肯起来，当初外婆送他
参军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谁知这次离
别竟成了永别。母子如今已是阴阳两

隔，怎不叫人心如刀绞，痛不欲生？
对于外婆的不幸去世，我母亲很

长时间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看到人
家的母亲，她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外
婆。她心中有什么喜和悲，想跟外婆
诉说，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如今，
我母亲已是一个八旬老人，但每当提
起外婆时，依然感到心酸。
外婆在天之灵，一定知道我们都

很怀念她。现在我们都过得很好，也
请她老人家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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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鑫荣/文

薛承和叶亦双为了保住祁阳分
公司的主权疲于奔波，穷尽办法却
收效甚微。为今之计，叶亦双只能
求助母亲卫贤君，希望母亲能帮她
扭转乾坤。尽管卫贤君答应为她做
主，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遭遇种种
难题。时至今日，叶潇大权在握，
公司被他牢牢掌控，就算卫贤君的
话他也可以充耳不闻。还有一点，
卫贤君早已不过问公司事务，就算
她是公司的创始人，那都是辉煌往
事。
叶亦双把情况告诉了薛承，这

让他忧愁万分，顿然涌出一种四面
楚歌的哀嚎感，他嘴上不停地宽慰
她，但自己心里面差不多气馁了。
这是他人生中遇到过最难解决的问
题，比上次叶亦双兄妹之间的权力
攫攘还严重，他感到力不从心，感
到万念俱灰。
念雅不知从何处得知了祁阳分

公司遭遇到的一系列变故，赶在第
一时间里去祁阳陪伴薛承。她认为
在事业上无法替他解忧，但可以照
顾他的饮食起居，在生活上给他足
够的温暖。
小城已入夜，虫飞灯火处。
念雅见薛承独自坐在阳台上，

便轻轻走过去趴在他的肩膀上，温
柔地蹭蹭他的脸，“在想什么呢？”
薛承回头朝她微微一笑，“很晚

了，怎么还不睡呢？”
“你不是也没睡么？”念雅轻声
说：“起风了，看天边黑压压的乌
云，马上要下大雨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薛承感慨
道。
“阿泽？”念雅贴在他的后背轻
唤一声。
“什么？”薛承紧紧抱住她的双
手，感受她的温度。
念雅附在他耳边，淡淡地问：

“你会离开祁阳吗？”
薛承木然，看着天边的黑云压

阵，并未回答。
“祁阳的形势不容乐观，非你一
人之力所能掌控。”念雅停顿几秒，
又喃喃：“俗话说君子理应审时度
势，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看似知难
而退，实则以退为进。”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寸步难移
啊！”薛承喃喃自语。
“就算你有胸怀廊庙之志，但时
不待你！”念雅又一句轻言。
“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只想要一
份安宁而已。”薛承感慨道。
“阿泽。”念雅欲言又止，她心
里有很多话想说，又觉得没必要说
出来。
“今晚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完
全不像平日里的你。”薛承打趣道。
“你有想过吗？宏远集团已经容
不下你了！”念雅小声说道。
“连你都看出来了！”薛承自嘲
道。
“那你又何必苦苦挣扎呢？想聘
请你的企业很多，为什么不考虑一
下呢？”念雅提议道。
“不甘心！”薛承苦笑几声：“奋
斗多年，最怕的就是一夜之间全部
失去了。”
“你以前是多么洒脱，行事总有
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霸气，
这也是我迷恋你的原因！”念雅揶揄
道。

“宏远集团没有我薛承的容身之
处，固然有其他地方予我发展，但
白白把这里拱手让给他人，我是无
论如何都不会甘心的。”薛承愤慨地
说。
“为什么非要拱手相让呢？为什
么不用另一种方式取之呢？”
念雅的话让薛承有所困惑，他

转过头来问：“用其他方式取之？”
“为何不可呢？”念雅反问。她
太了解薛承的性格，知道他是个不
愿认输的人，他苦心经营多年得到
的成就，岂会甘心在一夜之间失
去。他虽然是个开朗豁达之人，但
面对男人固有的自尊心，他是不会
轻易言败的。
“行吗？”薛承低声问。
“阿泽，能让你十分痛苦地留在
宏远，又不愿放弃，除了关乎颜
面，还因为有展示自我的平台吧。”
念雅直言不讳地说。
薛承不说话，表示默认。
“得到这两样东西说难不难，说
不难又难，就看个人看待问题的角
度了。”念雅故作玄虚地说。
薛承转过身来，认真看着她，

那神情就像学生在听导师解惑一
般。“角度有什么不同？”
念雅认真地说：“宏远集团是你

的起点，也是你获得辉煌与荣耀的地
方，换作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离开。
建筑行业的圈子就这么点大，你若真
离开了，仅凭一丁点风声，也能刮起
一阵流言蜚语的大风来，这对今后的
事业肯定深受影响。所以这关乎颜面
的事情肯定要慎之又慎。”
念雅一语中的，说穿了他的心思，

说到薛承的心坎上了。他点点头，表示
赞同她的观点。“那该怎么办？”

（未完待续）

绝处逢生第二十九章

醍醐灌顶（上）

不惑/文

四个人说说笑笑着出去找了一家小酒
馆吃饭。饭后，崔大同提议去看电影，许
尚恒提议去打台球。
“你不是让我来帮你补习英语的吗？”
木棉问。
“还有明天呢，不急。”许尚恒看着木
棉，觉得她认真的样子很呆萌。
意见不一，于是投票决定饭后的活

动。意外的是，林小美和木棉竟然都投票
去打台球，林小美是想见识一下自己心爱
男友的帅气表演，而木棉是觉得大白天不
适合看电影。
台球厅。
显然，崔大同完全不是许尚恒的对

手，三战三败，战况惨烈。这让他觉得在
林小美眼前丢尽了面子，便自我解嘲地对
许尚恒说：“快谢谢我，衬托得你光芒四
射。我歇会儿，你也别冷落木棉了。”
许尚恒探询地看着木棉，木棉摇了摇

头：“我只会看，不会玩。”
许尚恒把台球杆递给她：“来，我教

你！”
木棉还没开始犹豫，就被他直接拉过

去了。
“这样握杆⋯⋯开球⋯⋯击球前瞄准，
估计一下角度和力度⋯⋯”许尚恒的双手
很自然地把着木棉的左右手，把桌面上的
球一个一个击到洞中。
崔大同目睹这对师徒授课的全过程，

觉得他们的姿势过于辣眼睛，边上的台球
玩家也无不投以羡慕嫉妒的目光。
木棉很聪明，一局下来，她就基本掌

握动作要领。重新摆好球，她说：“我想自
己试试。”
鉴于木棉初学，许尚恒一边照顾自己

的球，一边指导她，极有耐心，也极有绅
士风度。两局下来，球杆就比较听她使唤
了。第三局，比分好看多了。
木棉擦擦自己汗涔涔的脸，拿了一瓶

矿泉水喝。扫了一遍四周，崔大同和林小
美不知何时已不见踪影。
“累了吧？”许尚恒关切的目光落在木
棉的眼底，她点了点头。
“兄弟，咱来几局，怎么样？”边上一
个声音传来。木棉抬眼，看到一个高大精
壮、理着郭富城发型的小青年。
许尚恒转头：“是跟我说话吗？”
小青年笑笑，丝毫没有恶意，木棉注

意到他眼里的亮光，是那种遇到对手的兴
奋。
“定个规矩吧！”许尚恒接受挑战。

“爽快！”小青年击了一下掌，“十元一
局，输一次拿一次钱出来，赢了不往回
拿，这钱用来支付今天晚饭的酒菜！”
“好！”许尚恒简单地回答。
交战开始。台球厅里的人对此早就

见怪不怪，别说只是赌球，哪怕打架也
是常有的事。但随着战况越来越激烈，
他们渐渐就往这边靠过来，最后，整个
场子就只剩这一桌了，并且，除了参战
者“啪啪”的击球声和“咚咚”的落球
声，便只有围观者不断叫好的喝彩声了。
八局之后，天已擦黑，两人4：4打成

平手。
尽管是冬天，但许尚恒和小青年两人

的头发早已被汗水浸透，他们彼此交换着
欣赏的眼神，用男人的方式互相用拳头击
了一下对方的胸膛。
崔大同从人群中挤出来，这货也不知

道偷偷看了多久，他走上前来，鼓掌喊
道：“精彩精彩，大饱眼福！”
晚上这顿饭，喝酒聊天加吹牛，吃了

两三个小时。许尚恒和小青年讲了各自的
许多经历，也因此结为好朋友。
“我叫陶正风，台球厅是我爸开的，以
后有事，就到那儿去找我！”小青年的脸因
为喝了酒透着驼红。
“你帮你爸管理场子？”许尚恒问。
“暂时管管。”陶正风说，“我刚从武术
学校毕业，今年报考武警，结果落选了。
正在复读，准备明年再战。”
“我也在复读，那就一起冲！”许尚恒
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一起冲！就这么说定了！”

（未完待续）

木棉花开（一百零三）

不打不相识

这是一个秋的季节
落叶纷纷，他们在急着寻找归宿
五彩缤纷的飘落是他们官宣的仪式
总有人在叶落的时候，静静地守候
心想等待的机会可以很多，只是不曾想
他们都在急急地赶路，从未有一片以自
由落体的形式刚好落下
落叶呼啦啦地响，像是要无尽地诉说
你或许不以为然
只是她落下的时候，无声无息
等你回过神来，你来不及心痛，来不及
倾听，也来不及懊悔

落叶
●以林/文


